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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流失-再招工-再流失”用工怪圈如何打破
——来自青岛制造业用工一线的调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不走劳动密集型老路

几年前，阶段性缺工也曾是中加特的一块心病，
在订单饱满的生产旺季，即便是花大价钱招聘技术
工人，也常常面临招不到、招不满的问题。

“解决用工难是企业下决心实施智能化转型的
一个重要原因。”郑龙兴说，“传统电机制造以人工为
主，普通电机厂仅绕线工人就有几百人之多。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不能靠人力堆出来，我们定位为高端
制造，不能再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老路。”

人社部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
职“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中，有 41 个属于生产
制造及有关人员。在青岛这样的先进制造业百强
市，缺工现象也并非个例。“用工是制约生产效率的
一大难题，特别是前几年，这个问题比较突出。”青岛
乾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部经理郝何龙说。

制造业缺工问题一方面源于薪资竞争力下降，
工厂工资虽然一涨再涨，但整体收入水平依然偏
低。专注蓝领就业服务的职多多平台显示，青岛当
地普通操作工月薪在四五千元左右，数控车工、焊工
等技术工种月薪可达万元，而服务业最吃香的网约
车司机、配送员月薪在8000元到12000元不等。

另一方面则是新一代求职者有着与老一辈截然不
同的价值观、就业观，他们对工厂的认知仍然停留在

“危繁脏重”，更加青睐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服务业。
《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显示，新

生代蓝领群体的就业动机由过去的谋生存变成了求
发展，他们不仅看重工资收入，也越来越看重工作的
稳定性、安全性、未来发展等。相较于简单重复、工
期短、价值含量低的工厂职位，新生代蓝领群体更倾
向于选择稳定性强、安全性高、未来发展好的职位。

劳动力流入减少也是加剧用
工难的一大原因。随着外出务工
成本的上升和当地工作机会的增
多，区域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省内
外不少劳务输出大市的务工者选
择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企
业建议通过跨区域劳务协作、共
享用工等方式缓解用工难。“我们
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人员需
求较大。得益于青岛与陇南之间
开展的劳务协作，帮助我们缓解
了用工难题，希望这项工作可以
一直开展下去。”青岛鸿森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晶表示。

用工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制造业产能布局，在纺织服

装、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海洋装备等青岛传统优势
产业，用工缺口逐年加大，企业难以依靠低成本优势
获取利润。近年来，部分青岛企业到东南亚等地建
厂，除了规避贸易壁垒的考虑，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
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中加特等企业走上了另一条路，
通过提升智能化水平，培育新型产业工人，破解用工
荒、招工难问题。

订单式培养“新工人”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
依靠大量劳动力，用工呈现线性增长曲线。而在智
能制造时代，以普工、操作工为代表的一线基础技能
岗位的需求正逐渐被高技能型人才需求所替代。

“85 后”的史黎黎进厂已经整整 5 年，计算机专
业大专毕业的她见证了中加特线圈制造的迭代——
从最初的手工绕线升级到智能化生产。在中加特，
像她一样大专甚至本科毕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完
成了数字化“新工人”的进阶。

与四五十岁的老师傅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有
些不一样的标签：学历更高，对数字化的学习能力更
快，一般为中专和大专毕业，部分技术工程师、设备
工程师岗位是本科以上。

“传统设备操作人员需要经过多年的锻炼，会开
普通车床的工人没有低于 40岁的。以前车间主任、
班组长都是从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中选拔，现在
则是会看图纸、熟练数控编程的年轻人。”中加特生
产部长王际春说。

伴随产业转型的是招工模式的变化。智能制造所
需的技能人才技术要求高、培养周期长，企业在订单旺
季很难在市场上招到拿来就用的工人，招工模式从劳
务市场招聘转变为校企联合培养或者企业内部培训。

近几年，中加特依托周边的职业技术学校，通过
校企合作培养了一批“新工人”，学生在工厂实习，毕
业后定向入职，形成“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郑龙兴介绍：“中加特近几年招收的技术工人，
都是与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滨海学院等合作，从学校开始联合培养。眼下
有20多名实习生，毕业答辩就安排在公司。”

薪资水平也能体现这种培养模式对年轻人的吸
引力。在中加特，一线车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在1万
元以上，超过不少基础白领岗位。

“车间有 200多台各种功能的设备，其中机器人
就有30多台，设备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技术工人调试、
维护和优化，保障生产线的效率和质量。这些技术
工人需要接受专业的培训，岗位含金量比较高。”郝
何龙对乾程科技的变化同样深有感触，智能工厂采
用了大量的机器人与专机自动化无缝化协同，基本

实现自动化生产，改变了传统制造模式，形成了“智
能决策驱动的计量产品数字化制造模式”。

智能制造不等于工人失业

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对技术性失业危机的焦
虑。正如 ChatGPT 发布半年后，众人开始热议人工
智能会不会取代文职白领工作，其实“机器换人”在
更早就引发过类似恐慌。

但从中加特的实践来看，智能制造并不是排斥
人工，没有出现大规模缩减招工现象。近5年来，中
加特营收从 1 个亿增长到超过 10 亿元，随着企业扩
大生产规模，员工总数不减反增，从不到 100人增加
到500多人，工人平均年龄也从45岁降到30岁左右。

机器替代的都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安全
风险高的岗位，老一代的绕线工、焊工、铣工、冲压工
等从车间里逐渐消失，被替代的工人要么经过培训
在原岗位操作智能化设备，要么调换到其他岗位。
与此同时，一些高技术含量的新岗位应运而生。

拿史黎黎从事的线圈制造来说，以前是个“体力
活”，加工 72 个线圈需要 3 个人默契配合干一整天，
非常考验操作的细致程度。如今，她只需站在屏幕
前操作设备，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管者做少量辅助工
作，绝大部分工作在智能生产线上就能完成，不良品
率也降到1%以下。

无论工厂如何智能化，人这一生产要素依然是
撬动生产的最大杠杆。即便是看不见人的“无人工
厂”，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设备的运行和维护都离不
开人。

在中加特的自动化焊接车间，不再是原先十几
名工人手握焊枪火星四射的场面，仅仅两个人负责
上料、编程、处理故障等辅助工作，焊接全部交给了
机器人。“普通焊工只要会电焊就行，新一代焊工不
仅要会看图纸，还得会数控，能调设备。”在郑龙兴看
来，岗位其实还是原来那些岗位，只不过需要的是既
懂生产制造、又懂信息化的复合型工人。

同样的变化也在乾程科技发生。“虽然普通的操
作工岗位减少了，但是新的工作岗位源源不断出现，
例如设备技术工、机器人技术工、软件运维等技术工
种。”郝何龙说。

500多人的乾程科技智能工厂，具备年产 300万
台单相智能电能表、120万台三相电能表、20万台用
电信息采集设备的生产能力，有效降低了普通生产
操作岗位的用工数量，缓解了招工难的问题。目前，
在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基础上，乾程科技更进一
步打造仪表行业标杆“灯塔工厂”，已完成“灯塔工
厂”的顶层蓝图设计，进入实施阶段。

如同一个缩影，工人结构性的转变正在整个青
岛制造业中发生。

每年 2 月和 7 月用工高峰
期都是许多工厂面临的一道
坎，面对劳动力的季节性变动，
一些岗位往往开出高薪也抢不
到人。

但在青岛中加特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却是另一番景象，一
台台自动化设备井然有序地运
行，隐匿在机器背后的“新工
人”队伍更加稳定，也更加年轻
化。“现在整个车间工人的年龄
结构在30岁左右，相比智能化
转型前降低了十几岁，学历层
次也上去了，从中专、大专到本
科都有。”中加特董事会秘书郑
龙兴告诉记者。

打破“招工-流失-再招
工-再流失”的怪圈，这一切是
怎么发生的？

从2017年开始，中加特投
资建设线圈智能制造车间、自
动化焊接车间、总装车间、机加
工车间、工业喷涂生产线，引入
CAD、ERP、PLM、MES 等管理
系统，打通研发、工艺、生产、质
量与服务、设备、营销、数字化
仿真运营各环节之间的堵点，
打造变频一体机智能工厂。

在生产方式的巨变中，中
加特用工需求仍呈稳定增长
态势，增加的员工主要是技术
人员和新型产业工人，成功摆
脱了“人海战术”的行业路径
依赖。

■乾程科技的
电表智能工厂。

中加特的焊接工艺由机器人完成。

▲ 智能制造车间里，机器替代的大多是劳动
强度大、工作条件差、安全风险高的岗位。

▲

■乾程科技的电表
智能工厂大规模采用柔
性自动化、数字化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

▲在中加特，
工人作为生产过程
的监管者只需要做
少量辅助工作。


